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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月下句
,

江苏省苏星剧团来上海旅行演出
,

使我们上海文艺界的同志仍和上海人民看到了美丽

的苏剧
。

不仅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
,

而且拾了我

俏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
。

关于苏剧我过去看得极
少

,

知道得也极少
。

只是去牵深秋的时候
,

在苏州

住了一个多月
,
才第一次着了《醉归》等乳出苏剧

。

这次江苏省苏星剧团来上海演出后
,
又看了《出

猎 》和 《李翠越 》 。

感觉到苏剧不仅优美袖腻
, ,

在

运用吴藉刻划人物性格上
,

更有它独特的生动性
。

苏剧是从苏滩发展起来的
。

据云只有四十多年

历史
。

苏滩有二百多年的历史
。

苏滩是昆曲的通俗

化
。

肉于清初以后一些士大夫把星曲改得愈来愈典

雅
,

人民群众听不懂
,

潮渐失去了广大观众
。

苏滩

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
。

苏滩的剧目和星曲大致

相同
,

苏滩的唱铜则比星曲通俗得多
。

后来不断的

吸取了民简小曲
、

民简生活故事来丰富自己
。

所以

它逐渐地有别子昆曲并加强了江南地方民简色彩
。

今年春天
,

我动简了江西老苏区 � 在赣南苏区
, ’

兴国 � 赣州一带
,

着了一些地方戏
。

厦想不到在那

些山区里
,

会有很多戏是用苏滩表演的
,
当地人民

阱做
“

南洞
” 。

这是当地人民最喜背乐晃的剧种
,

甚

至有很多人都会唱几句的
。

我曹耙周他仍
“

南洞
”

是

怎样流傅过来的
,

大豹多少年了
。

大家都搞不清楚
。

他们稚也没有把
“

南洞
”
当作是外来的剧种

。

在大家

心目中
,

这好象已是赣南一带的民简戏曲
。

当产我在赣南老苏区看到的这种
“

苏剧
” ,

和我

在苏州
、

上海看到的苏剧有很大的不同
。

原来以优

美拓腻冤长的苏剧
,

一由勇敢顽强的赣南人民来扮

演
,

就加上静多朴实豪迈的色彩
,

又是一番风味
。

、

有人认为苏剧有很多曲稠巳被沪剧和踢剧采用

了
。

怀疑苏剧是否有发展前途
。

这种怀疑是没有根

据也是很荒碧的
。

苏剧为观众所喜爱 已是客观存

在
。

江苏省
、

苏州市都有苏剧团
,

江西南部有完整

韶三这个剧种跪十分危陡
。

这不是苏剧已不为群众

所欢迎的简窟
,
而是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

分子将上海搞成了一个罪恶的都市
,

全 国的大地

主
、

大官僚
、

大查产阶极
、

投机商
、

地痞
、

流氓和

一切社会渣滓都集中在上海
。

那时翼正的艺术在上

海是不受欢迎的
,

他们耍看的只是些色情的低般趣

味的东西
。
当时的苏州

,

也就是上海的精影
。

厦正

的劳苦大众
,

由于反动派的重重压榨
,

巧取豪夺
,

加上恶性通货膨眼
,

人民都在死亡换上
,

奄奄一息
,

哪里坯有力量来着戏呢
,

那是耐国的文化艺术灾难

的年代
。
静多剧种都遭到厄运

,

真正的艺术家都濒

于艳境
,

又何独苏剧
。

至于苏滩能不能发展为苏剧

简题
,

这更不值一荻
。
因为苏滩和苏剧早已并列存

在
,

并均为观众所喜爱
,
同时苏剧的存在发展和苏

滩的存在发展也不是一件事了
。

这等于我们今天来

研究歌唱能不能发展为歌剧一样的可笑
。

歌唱应敌

发展
,

歌剧也应孩发展 � 苏滩应骸发展
,

苏剧也应

孩发展
。

这次看到苏剧团演出的《出猎》和《李翠莲多等剧

目
。

我俏不都为尊汇三娘在井边一曲感到蕊气迥腾
,

凄然欲泪喝� 我们不都为李翠莲大朋堂前
,
感到心

胸舒幅
,

痛快淋漓瞩 � 优美动人的吴歌和深刻糊腻

的表演桔合得那么美妙
,

员发择了独有的舞台魅力
。

我俏更感到喜悦的
,

是苏剧培养出了一批优秀

的演且
。

我们为苏剧中年艺人庄再春
、

蒋玉芳等同

志技艺的成熟感到高兴
,

我们更为继字辈的青年演

且强继真
、

尹继梅⋯⋯等同志天才的表演感到兴奋
,

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
,

他俏会发出更多的光彩来
,

使优美的吴歌唱得更美
,
唱得更欢

。

过 犹 不 及

张 真

随笔牙杂威

的苏滩演出剧目
,

可能其他

地区还有
。

至于苏滩和苏剧

在解放前于上海
、

苏州一带

儿乎湮没了
。

要不是解放的

在大扫除中背
,

从书架的一角翻出了一叠挽明

书
,

�

蹲在那里翻一翻
,

看到当时在税明书上随手徐

写的几句
“

眉批
” ,

油然有感
。

一出写解放前革命斗争的戏
,

有一个锡面是我

俏的一个同志被捕了
,
几个警察奉命押解他到什么

地方去
。

空白处注了几个字 � “警察过于卖力
’
、

警察怎样的
“

过于卖力
”
呢 � 祥袖隋况不大祀得

了
,

仿佛一幕过锡戏
,
几个警察把拴住臂时的一个

文弱书生押上台来
,

一些路人惊奇地望着他仍走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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